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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诗本
（二）
■ 海男

［摘自《美好生活 诗意大理》（中共大理州委
宣传部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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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听说，洱海里的月亮，无论是
阴是晴，是圆是缺，都永远是那
么晶莹透亮，清晖四射，多情温

柔，善解人意。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我
考上了大理民族师范，终于走出大山，
来到了洱海边生活，只要有时间，每逢
天空有月亮的时候，我几乎都要去洱
海看月夜。

洱海的月夜，很甜美。荡舟洱海
看夜景，月光荡漾在平静的水面上，大理
的夜空显得格外明净，就像被清水洗
过一样，浩渺无际，纤尘不染，洱海周
围的村庄轮廓在月亮的清晖里清澈
而明朗。随着月亮升高，游船的移
动，海面显得一片恬淡、温馨和静谧，
温柔地慰藉着游船上的每一个人的心
灵，我也在甜美柔和的夜晚，进入沉沉
的梦乡……

洱海的月夜，很顽皮。在寂静的夜
晚，天空一轮圆月和洱海的水波相互唱
和，摇曳的波光奏出一支甜美的小夜

曲。一条小船荡进洱海深处，那些洁净
的月光就像一个个顽皮的孩童，瞬间四
散逃逸；当小船停止了晃动，停在了湖
心，那些顽皮的孩童又像是听到母亲的
轻声呼唤，星星点点逐渐汇聚，最终成
为了皎洁的玉轮。倘若没有一丝风吹，
站在洱海西岸，一轮皓月从洱海东岸缓
缓升起，清凌凌的海面，恍惚便会看到
一个顽皮妙曼的小女孩款款向着海边
走来。那飘浮海面的轻云是她的衣裙，
岸边树影是她的身姿，月亮便是她一双
玉臂高举着白璧做成的、与洱海的“蓝”
相互陪衬成一个白玉盘。这纤尘不染
的月亮，恐怕就是洱海月显得大而亮的
原因吧。

洱海的月夜，是寓意团圆的。明代
诗人冯时可在《滇西记略》中这般描述：
洱海之奇在于“日月与星，比别处倍大
而明”。这是描写每月十五的月亮。若
在天气晴朗，明月初升之际，漫步洱海
西岸或在望海楼上观景赏月，仰望苍

穹，那轮圆月格外的大，格外的亮，格外
的圆，仿佛触手可及。水中，圆月如轮，
浮光掠影；空中，玉盘高悬，柔情似水，
景色奇美。热爱大理的人，心中只有一
个最美的洱海，这个地球上也只有一个
给予团圆和睦的洱海。

春夜，在明亮的月光照耀下观赏洱
海，洱海就像明亮聪慧的“眼睛”。她以
亘古不变的温婉，静静凝视着人间的悲
欢离合；既像母亲那只轻柔的摇篮，以
千年如一的慈爱，欣欣蕴育着大理的生
生不息，又像诗意勾勒出的圆月，以日
渐饱满的弧度，淡淡描摹着大理的朝朝
暮暮，更像那爽风吹动湖面荡漾的波
纹，以温情脉脉的闪动，悠悠吟唱着
大理的早早晚晚和岁岁年年。因此，居
住在洱海边的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
洱海，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洱海，像守
护自己的家园一样守护洱海！

夏夜，在月光里游泳，是一种心理
上很诗意、生理上也很惬意的享受。每

次几乎都是忙里偷闲，月亮刚从山边升
起，我就已经来到岸边几株柳树和一片
细沙组成的湖滩。风轻人静，潜入水中
便有一种异常舒服的感觉，海滩上弥漫
着淡淡的月光，像浸泡着清亮的湖水，
远近的柳条在月光下摇曳倒映到湖
里。我似乎感觉在湖水上飘逸着，脚下
的细沙也像在犹犹豫豫地移开，脚底一
阵轻柔酥痒传来。面对这样恬静舒爽
凉快的夜晚，这样的月光，月亮就是宇
宙间最特别的魔术师，能使人从生活的
芜杂中解脱出来，温情重新复苏。

有时在明亮月光下游泳，会看到
洱海西岸的苍山突然明晰起来，静悄
悄的，一峰连着一峰，沐浴在银白的
月光里，朦胧，飘逸。当我浮在水里，
缓慢地游着，看见水面上的月光，随
着水波起伏映衬。蓦然回首间，那月
亮又在海面连连跳跃着，最后猛地跳
到洱海东岸，变成一轮白月亮。此情
此景，沐浴在最美的月光里，我脑际

中突然掠过“苍山雪，洱海月，洱海月
照苍山雪”，慢慢地从中品味出美的
意蕴来……

秋夜，在洱海看月，也是一件非常
惬意的事。夜幕降临，渔船归港，桅杆
林立，渔民在船舱里烧火煮饭，秋风中
夹杂着海水煮鱼的香味，扑鼻而来。深
夜，渔火灯标次第闪亮，一曲曲“吉秋
勒”的白族调和着古朴的三弦声，随着
海风在茫茫的海面上悠悠地飘荡。这
个时候，月上柳梢，水波不兴，静影沉
璧，可以静听海水波动的声音，感觉静
谧温馨，目酣神醉。若是夜风乍起，则
是波光摇月碎，金凤梳柳髻，沿岸倒映
在水中的路灯随波摇曳，洱海又是金波
涌动……此时此景，让人感到洱海之
美，美在月夜。

洱海的月夜，是看不厌的。小船一
摇一晃，随着天光月影，那个又大又圆
月亮，永远晃动在我的心里，我也仿佛
是那在月光下洱海里快乐游泳的鱼儿。

看 不 够 的 洱 海 月 夜
■ 周学朝

理说，李桂科从民办教师考到卫生系
统，成为“吃国家粮的”，那时是农村人
极为羡慕的。可以不用面朝黄土背朝

天，可以吃一角三分八的大米，可以享受国家
的粮油供应，那就是差距，是工农差距、城乡
差距，刚刚二十出头的李桂科，正是刚刚出山
的太阳，美好时光在等待着他。

李桂科刚到防疫站的时候，却有“当头
棒喝”的感觉。他们招的这五个人，要治麻
风病。关于麻风，李桂科是知道的，他的高
中同学杨晓元，就在学校筛查时，发现患有
麻风病，高中也没读完就去了山石屏疗养
院。他的老家孟伏营，也有麻风病人，他叫
李跃全，去了洋芋山。李桂科出生的三营坝
子，在洱源县算是麻风高发区。那些年，村
里只要发现患有麻风病的，要么就被送到洋
芋山，送到山石屏，要么就被撵走。麻风就
像田野里的游魂，人人谈之色变，人人唯恐
避之不及。在村庄里，也没有麻风病人的容
身之处。他们几人被招到防疫站，就是为治
麻风病。

李桂科滚烫的心凉了半截，那种刚刚吃
上“国家粮”的喜悦没有留存多久。

1981 年 12 月，洱源县卫生防疫站皮防股
开始培训新招的五名防疫人员，他们是张开武、
李桂科、杨德昌、朱占山、李国兰，大家都由原
先的欢欣，换作惴惴不安的神情。丁文先医
生身材瘦削，有着专业精神和防疫的经验。
他给李桂科几人培训三个月，主要内容涉及
麻风病防治和防疫知识。

丁文先首先给大家“打气”。他引用孟子

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
为。”他告诉大家：“现在咱们洱源县麻风病肆
虐，患病率已达 27.3/万，必须尽快控制麻风
病，治疗麻风病，为人民群众解除痛苦。这是
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咱们都是白衣战士，
打的是一场维护人民群众健康的持久战。因
此，咱们都要有自豪感和责任心。麻风病可
防、可治、不可怕，咱们身为医务人员，不能怕
麻风病，更不能歧视麻风病人。尽管社会对
麻风病仍有很大的偏见，但是咱们就是要治
好麻风病，消除社会的歧视。”

丁文先的一番话，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
用，再次使这些年轻人热血沸腾。

三个月的培训，使李桂科从民办教师迅
速转型为麻风病医生。他知道自己不是毕
业于专业院校，必须尽快弥补不足。每次授
课，他都一丝不苟地记笔记。下课后，他都
要默记授课内容。那些日子，使他迅速地了
解麻风病的防治知识。他懂得了麻风病是
由麻风分枝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与结核
病、梅毒并称三大慢性传染病，主要侵犯皮
肤和周围神经。抵抗力差的病人晚期可侵
犯深部组织和内脏，可致残。麻风患者是麻
风杆菌的天然宿主，也是唯一传染源。麻风
病不胎传不遗传，主要通过飞沫和密切接触
传播。95%的人对麻风有天然的免疫力，只
有 5%的易感人群容易通过密切接触被传
染。但由于中国传统医药对麻风病束手无
策，连“药王”孙思邈对麻风的治愈率都不
高，因此人们对麻风恐惧、排斥，对麻风病人

歧视、遗弃，甚至打击。有些地方，必置之死
地而后快。民国时期的洱源县，就曾将麻风
病人集体赶到荒野，让其自生自灭，结果大
多饿死。楚雄州姚安县有个李姓老头，竟将
自己得了麻风病的儿子活埋。永平县有个
教师，因为得了瘤型麻风，到山上搭了窝棚
居住，后不堪其苦，点火自焚。

麻风病，这种让人眉毛脱落、足底溃疡、
嘴歪眼斜、手指脚趾断落的传染病，使皮肤失
去痛感，针戳刀割无感觉。因此手足经常被
烫伤，伤口无法自行愈合，手足溃疡还要下地
干活维生。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生存状
态，是人间的噩梦。在医疗条件缺失的时代，
得病后的遭遇比乞丐和犯人还要凄惨。被赶
走、独居、毫无自尊地自生自灭，是麻风病人
的生存状态。在云南，最典型的要算昭通天
坑中的麻风村。这个天坑在镇雄，当地人叫
大锅圈，是火山喷发遗留下来的大坑，属典型
的喀斯特地貌。新中国成立以前的麻风病
人，从坑顶用绳梯放下去隔离。除了按时投
放药品和粮食，基本与世隔绝。而在洱源，除
了山石屏麻风院外，还有洋芋山、干海子、玉
石厂等几个麻风村，都是被安置到此，或自行
到此隔离，是普通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区域。

恐惧是可以理解的，麻风病的潜伏期是
两至五年，而且缺乏有效药物。尽管欧洲在
1943 年就制成了化学药品氨苯砜，但中国用
于治疗麻风病，还是五十年代之后。当代诗
人张二棍写了首《天坑下》的诗：

垂绳的人早已离开，绳子
在吊坠过最后一个人之后，就开始了
腐朽
只有麻风病人们
留了下来
他们宛如
一个个高僧，需要朝夕
面对着，这万仞悬崖
一遍遍，功课般
呼喊着每一个亲人的名字
那此起彼伏的喊声，在天坑下久久回荡着
——让那些喊声多回荡一会儿吧
他们一直喊着，就会忘记了疼痛
他们一直喊着，就不会绝望

晨曦拨开最后一缕雾纱
卵石在浅滩上舒展褶皱
流水揉碎锈色的云
将沉睡的河床轻轻漂洗
漩涡里浮起蒲公英的絮语
每片绒毛都映着月光
过路人把脚印种进涟漪
有时是欢笑 有时是叹息
深蓝在石缝间流淌千年
青苔数着星群坠落的次数
当流星游过浪花的鳞片
所有石头都睁开了透明的眼睛

暮春的折页里
夹着落花的余香
也夹着莺啼燕啭
这是她在离别前
留给初夏的念想

岁月抛下斑斓裙裾
换上绿色的薄衫
这是生命从稚嫩走向丰盈
从青涩迈向成熟
必经的路径

抛开浪漫的遐想
做农人镰刀下
金色的麦穗
或是做他们肩上的扁担
一头挑着太阳
一头挑着月亮

巍山很小
小得像我掌心的一枚纽扣
却扣紧了我的心扉

我数次穿过巍山古城
明朝的风与今天的阳光相撞
在石板路上溅起细碎的光
轻轻牵着我 走出了岁月的模样

崇正书院那轮曾照古人的月
映出我读书时的清瘦身影
那里买过的书
每一个字都被珍藏心底

偏爱扎染的靛蓝
穿在身上 漂亮得像新娘
南诏的板蓝根在褶皱里呼吸
呼出一朵白云 落在肩上

刘老师的梨园有朵梨花
春天时曾被我吻过
我猜它结出的甜
一定藏着整个果园的星光

艳丽的服装穿在身上
红色的大朵茶花在衣襟上热烈绽放
我一低头 便接住了
整个春天的澎湃

与彝族的兄弟姐妹一起打歌
小雨点儿在脸上跳出快乐节奏
我和着芦笙美妙的音乐
快活得像一只刚出窝的小鸟

巍山啊 为何我一去再去
或许我的爱 早已渗透于
你的每一块青砖
每一片云彩

我的前世曾在伟大的苍山飞翔过

慢慢往上走，于是，旅人们来了

看见苍山像是迷失了灵魂

仅仅是一场场春夏秋冬以后

旅人们像蜂窝中的蜜蜂朝着色香弥漫的

版图奔涌而来。我也来了

女诗人海男，是我的另一种属性

我从低矮的天空之城往上走

看见了米粒般的碎花，看见了旅人

一个称之为背包族的风尚

静悄悄地降临：那些失去的风信子

还有涂鸦过的鸟翅，告密者的嘴唇

都需要在此停留。我看见一个苹果般的

少女，她和男友往上走

当她回过头来是在看身后的洱海

她苹果般饱满的面颊，红唇和长发

多么像我的轮回，像我的前夜

在很多年前，我一个人总绕着大理

绕着圆圈走一段又住一夜

此刻，独自从苍山走

很久很久以前，山脚下就是洱海

众生住在苍山的半山腰，这轶事

太远了，那时候，还没有诞生车轮

但已经有大理马，马的脊背上

映着苍山飘过来的云彩

大理马的蹄筋处出现了羊肠小道

此刻，在半山腰之上人们开始搭帐篷

旅人放下沉重的背包

从里边取出电筒、网络线、三脚架帐篷

苍山上有火尾太阳鸟，它们迁移而来

细长的嘴，伸往高处和海拔高度再上升

身体中橘黄色的尾翼往上高高翘起

哦，迎面飞过的火尾太阳鸟

像是来吻我。如果与一只鸟接吻

那说明，我的前世是一只鸟

我的前世曾经在伟大的苍山飞翔过

我是那只火尾太阳鸟吗

那一夜，我钻进营地上的帐篷

梦见我，用身翼托起苍山之雪

冰冷的旅途，要飞过梦的

多少次轮回，我才知道苍山顶上

有我们无法飞过去的转世之路

雪月之下我们钻进帐篷

深呼吸后，梦开始游荡

按


